其實文化中心當年就像木人巷一樣

從那裡出身的同事
全都比一般人更有能耐
文化中心開幕是前所未有的
是一個...一個你去幻想一下
都幻想不到原來是那麼複雜的事
那時候，是1989年
大概四月左右
文化中心根本還未能進去
還是一個工地
許多事情還未就緒
然後過了幾個月才可以搬進去文化中心
做試用場地的節目 

那裏地面舖設還未完成
搭一條木板就走進去
因為地面還沒有舖好
根本你不知道有怎樣的工作量
也不知道面前有甚麼工作
即是我們構思的自由度很高
形成當時有很多大膽嘗試的機會
要我去買藝術品
買椅子作投標也有可參考的餘地
但買藝術品不是價低者得
當時我要和幾個人談論的
就是現在還在文化中心的藝術品
例如你看到的掛毯
是根據陳福善和陳餘生的畫
然後讓當時太平地毯去編織
這是我一生人也未曾遇過的
我如何做得到
這不是投標
所以要和他們詳細討論
溝通合作方法
我其中一個職責是
照顧文化中心的管風琴
應該是當時最大最複雜的（樂器）
我常常要招呼萊格的顧問和建造商
即是製造這個風琴的人
因為當時場地的裝潢還未完成
但他們需要在一個
完全寧靜的環境下試音
所以常常收到他們就著噪音問題的投訴
因為當時正在為開幕而趕工
我們場館開幕從來未試過的是
我們有一個晚宴
大排筵席
就在文化中心大堂設宴
我們所有同事要盛裝出席
當晚我們都要很漂亮
然後Jessye Norman像個女神一樣
在演奏會完畢後
從大樓梯走下來
我好像是負責傳遞的
我忘記我當時在做甚麼
很忙碌的模樣
好像是手持一本東西
很多人一起合作的
我們有同事的孩子要協助遞鑰匙之類的
這些工作的過程是很痛苦
但事後回想
真的很特別
是很難得的機會
那時候其實是一個歷史性儀式
但最重要的是
種種在文化中心發生以後
那一刻開始
其實我們已經走上了一條新的道路
因為以後我們開的新場館
或者我們的要求
都會有一個水平
在這裡重新開始
以前我們在文化中心開了很多先例
我試過做節目時
可以關掉整個大堂的電燈
只剩一些暗燈
製造投影效果
好像眼淚滴在牆上一樣的效果
是在藝術節開幕的節目
當初也很困難
擔心燈光昏暗在場人士容易絆倒
因為有很多憂慮
很多擔心的因素
但大家想到解決方法的時候
就成為了一樣以前未做到
現在做得到的事情
它是一個有生命的地方
文化中心的意義
不單是一個很有規模的場館
或者是怎麼不得了
而它是一個人人常用的地方


